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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关注

一方金印在民心
——记唐庄镇党委书记吴金印
践行群众路线的事迹

□《河南日报》记者 肖建中 张鲜明

“来啦，吴书记，快来家坐！唉呀，刚才还

在念叨您哩，都说俺能住上恁好的别墅，都是

托您的福。要是从前啊，俺做梦都不敢想！”

“今儿个跑车净挣500多块！俺村上人

说啊，车轮一转，一年收入十来万……哈哈，

多亏您给俺指了这条路！”

“养牛就是中。去年挣了300多万元；

今年嘛，只会比去年多。要不是您帮俺贷款

买小牛、建青贮池，哪有今天？”

8月下旬，记者看到，在四合社区，在靳

湾村复耕工地，在石屏村外万亩桃园，在代

庄村蔬菜基地，在龙山治山治水施工现场，

在六庄店村大桥牛业公司……在卫辉市唐

庄镇村村寨寨，穿着布鞋、一身农民打扮的

吴金印走到哪里，哪里的群众都是笑脸相

迎。人们大老远地跑着围过来，亲亲热热地

跟他打招呼，痛痛快快地与他拉家常。临

走，人们拉着他的手把他送出老远老远。

在唐庄镇，大人小孩都认识他们的书记

吴金印，镇上的老百姓都知道他的手机号码。

吴金印能叫出全镇每个村组干部的名字，跟大

多数村民都熟识。他不习惯坐办公室，一有

空就到村里、厂里走走，或是到老百姓家里

住几天。他说，跟群众在一起，情况明，心里

暖，就跟鱼儿在水中一样，自在、舒坦。

“老百姓是咱最亲的人”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离不开他们。”这

是1966年8月，吴金印在一份决心书上写下

的一句话。

那时候，吴金印24岁，刚从中央团校学

习归来，主动要求到农村最艰苦的地方去工

作。就像种子渴望回到土地，他的魂儿离不

开土里刨食的农民。他18岁入党，从大队会

计、大队长、大队支书，一直当到公社团委书

记。他领导着比他大几十岁的人，把家乡董

庄大队搞得在全县乃至全地区都很有名。

他觉着跟农民在一起，快乐、充实。

“还是让我到农村去吧，越是艰苦的地

方越能锻炼人。”他跟领导郑重地谈了自己

的想法。组织上同意了他的请求，把他派到

地处太行山深处的狮豹头公社。狮豹头山

高沟深，资源贫乏，交通闭塞，全公社两万多

口人，有90%吃粮靠统销、花钱靠救济，遇到

天旱，好多地方的群众连水都吃不上，是全

县最穷最苦的地方。

到狮豹头公社报到的当天，他就背着行

李到靳庄大队驻队去了。大队干部安排他

在群众家里吃派饭，晚上住在大队部。到了

第三天，吴金印找到靳庄大队支书孔现银：

“老孔，我知道你是关心我。在大队部住，一

个人一间房，又卫生又清静，可我总觉着心

里空落落的，不是个滋味儿啊。”

孔现银有些为难，说：“以前上头来人都

在大队部住。咱这里苦寒，哪个人家也没有

大队部的条件好，我是怕你……”

吴金印说：“俺是来接受贫下中农教育

的，不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社员心里想

的啥，咱不知道；咱心里有啥想法也不能跟

他们交流，两张皮，这会中？活鱼水中游，死

鱼水上漂。你替我找个出身好、最困难的人

家，我就在那里住。”

最后，他选定了全大队最穷的牛德

英家。

吴金印到牛德英家的时候，正赶上他们

吃午饭。吴金印来到牛德英跟前：“大娘，让

我看看你们吃的啥。”牛德英把饭碗往一边

扭了扭，吴金印还是看见了，是糠团和野

菜。他从牛德英手中端过饭碗喝了一口，那

菜汤连盐都没有，又苦又涩。他慢慢品味

着，眼泪唰地流了下来。他在心里默默地

说：我吴金印要是不能把群众碗里的糠团变

成白面，就不配当共产党的干部！那天下

午，吴金印向县委写了决心书：“为改变山区

面貌，我十年不下山！”

吴金印在狮豹头15年，有7年多住在群

众家里，另外7年多住在造田工地上。无论

住在谁家，他都会给主人家打扫卫生、挑水，

帮助他们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有一年，他到砂掌大队驻队，住在五保

户武忠家。武忠当时70来岁，孤身一人。

吴金印往武忠家去的时候，正遇上武忠瘸着

腿从外头回来。吴金印迎上前去，问：“武大

伯，你的腿……”

“没啥毛病，就是脚趾头那儿顶得生疼。”

吴金印烧了一锅热水，倒在盆子里，说：

“武大伯，来，烫烫脚，让我看看你的脚是咋回

事儿。”他把武忠扶到椅子上，脱了他的鞋子一

瞧，原来是脚趾甲长得太长，钩到肉里了。吴

金印为武忠洗脚，找来小刀替他把钩到肉里

的趾甲一点一点挖出来。武忠逢人就说：“你

瞧，人家是公社干部哩，给俺洗脚……别看俺

没儿没女，俺觉着跟有儿有女的一样哩！”

吴金印在池山大队驻队的时候，住在烈

属宋大娘家。有一天晚上，宋大娘的胃病犯

了，疼得在床上打滚。吴金印赶紧找来一张

竹床扎成担架，跟另外几个人抬起宋大娘，

在漆黑的山道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公社医院

跑。到了医院，吴金印跑前跑后找医生，替宋

大娘办住院手续并交了住院费。等医生给宋

大娘看过病，吴金印又亲自去取了药，找来开

水让宋大娘把药吃下。病情稳定了，吴金印

依然守在宋大娘床边为她捶背、擦汗、扇扇

子。宋大娘吐痰，他赶紧用手帕接住；宋大娘

的痰和涎水流到衣服上，吴金印就一点一点

给她擦。他在宋大娘床边守了整整一夜。

宋大娘病愈之后，行动不便，吴金印每

天早晨为她端尿盆、穿鞋，每天晚上给她烧

水洗脚。宋大娘感到难为情，一再说，往后

可别这样了，你是干部哩，这样伺候俺，大娘

经受不起啊。吴金印说：“你大儿子为革命

牺牲了，我就是你的儿子。儿子照顾老人有

啥不应该的？”一句话把宋大娘说得眼泪哗

哗地往下流。

吴金印在社员家吃派饭，每次端起饭碗

总要先往锅里瞧瞧，见锅里的饭稀，就端住

自己的饭往锅里一倒，说：“咱们有稠的一起

吃，有稀的也一起吃。”遇到有的人家特意为

他准备了肉和菜，他扭头就走，随便到哪个

人家盛一碗红薯稀饭，蹲在门口一喝了事。

每次吃了饭，吴金印都要给粮票给钱。山里

人不习惯，说啥也不收，吴金印就悄悄地把

钱和粮票压在饭碗下面。

他视群众如父母，群众拿他当亲人。

吴金印总是忘不了杨务新杀鸡的故事。

杨务新是池山大队的一个五保户，老两

口都60多岁，无儿无女。吴金印到池山以

后，每天给他家担水。日子久了，老两口经

常在一起念叨：人家吴金印跟咱一不沾亲二

不带故，这样照顾咱，咱拿啥报答人家？

有一天，大队给吴金印派饭派到他家，

老两口高兴得团团转。他家最值钱的是两

只老母鸡，这是他家的小“银行”，吃盐、打油

全靠鸡蛋去换。老两口把那只最肥的母鸡

杀了，用文火炖了一上午。吃晌午饭的时

候，老两口把炖好的鸡和鸡汤用盆子盛了，

端到吴金印面前，笑眯眯地说：“吃吧！”

“你们这是……”吴金印瞧着鸡汤，瞧着

两位老人充满爱意的目光，心里一热，不知

说啥好了。吴金印对杨务新说：“你们先吃

吧，我有点事出去一下。”老两口在屋里左

等右等不见吴金印回来，四处寻找，发现吴

金印在一个人家端着红薯稀饭在吃着。杨

大娘哭着说：“你这是咋哩？给你炖的鸡，你

为啥不吃？为啥不吃？”老两口站在那里哭

着不走。吴金印也哭了，说：“你们的心意我

领了。可我是干部，不能搞特殊，不能脱离

群众啊！”那只鸡他虽然没有吃，但这件事却

深深地铭刻在他心里。

这些故事，是心灵的乳汁，滋养着吴金

印。他说：“我那时候年轻，是朴实的山里人

教我懂得了啥叫善良、啥叫感恩。这一辈

子，我啥时候想起他们，心里都是暖烘烘的，

觉得不尽心尽力地为老百姓办事，就是没良

心，就是不孝之子！”

正是有这种感情支撑着，吴金印的人生

有了方向、有了动力。在狮豹头，2600多道

岭、2700多条沟、三四十个大队、几百个自然

村都留下了他的足迹。春天，他跟群众一起

找水源、修水池、上山挖地、下河造田；冬天，

他背着救济粮，带着救济款，来瞧瞧群众碗

里盛的啥、身上穿的啥、床上盖的啥。几十

年来，不论走到哪里，他都没有忘记自己的

责任：帮助群众圆那个温饱梦。他感到浑身

有使不完的劲儿。

说到跟群众的感情，吴金印很有一番感

慨。他说，咱当干部的，不要成天想着“我要

联系群众”、更不能嘴上喊着“我在联系群

众”；真正的联系群众，就是根本不把自己当

成官，要把自己当成老百姓。这样一来，遇

事你就会自觉地替群众着想；跟群众在一

起，你就会自然而然地放下身架。

“群众是最好的老师”

都说吴金印工作上的办法多、点子多，

他说，我有多大能耐啊？很多办法和点子都

是从群众那里得来的。他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是：“群众最有智慧，群众最有办法，群众

是最好的老师。工作上遇到什么困难，跟群

众一商量，办法就有了。”

在狮豹头工作期间，他带领干部群众用

8年时间改河造田，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沧河

造田。沧河造田的核心工程，是在羊湾一带

的棋盘山上打洞，取直河道，裁湾造田。这

个裁湾造田的点子，就是群众想出来的。

那是1970年春的一天，吴金印肩上挎

着粪筐，腰间挂着水壶，挎包里装着干粮，走

在山间的小路上。每到一地，他都要同党

员、干部、群众代表商量咋样改变山区面貌。

这天，吴金印来到羊湾大队党支部书记郭

文焕家。晚上，他俩躺在一个床上聊，吴金印

说：“我一直在琢磨，沧河的河滩白白地浪费着

老可惜，能不能想法在河滩上造点田出来？”

“啊呀！”郭文焕一拍大腿，忽地坐了起

来，“我也在琢磨这事儿哩。沧河流到咱羊

湾的时候，叫棋盘山给拦住了，往西拐一个

大弯，然后往南，接着再往东流走了。俺庄

上老辈人就想过：要是把棋盘山钻个洞，把

河取直了，不就能造出好几百亩地来？”

“好点子啊！”吴金印披衣起床，拉着郭

文焕就出了门。二人踏着月光在棋盘山下

的河滩里走着，设想从哪儿打洞，在哪儿修

坝，一直转悠到鸡叫。

有一年，吴金印在砂掌村驻队，发现这

里的山光秃秃的，就想着怎么绿化。有人

说，这山上根本就不长树。当时，吴金印住

在五保户武忠家，晚上聊起了这个事情。武

忠告诉他，这一带的山顶上早些年树可多

了，满山绿油油的大柏树，一人都搂不住。

后来有人在山上栽过别的树，但树都死了，

就柏树能活下来。武忠说：“听读书人说，柏

树的根带酸性，能降住石头。对了，朝阳的

山坡多少有点土，可以种苹果树，早些年有

人栽过，结的苹果可甜了。俺估摸着，兴许

种苹果能行哩……”

吴金印白天跟群众一起劳动，晚上同群

众一起讨论。最后，他综合归纳群众意见，

组织全大队男女老少齐上阵，用两年多时间

绿化了2000多亩荒山。

吴金印刚到唐庄镇工作的时候，每天骑

自行车到各村走访群众。有一天，他来到镇

西北部的后沟村。这里靠山临沟，交通不

便，是出了名的穷地方。他在跟群众聊起如

何脱贫致富的话题时，村民窦全福说，咱这

儿靠山，有石头，如果把路修通了，建石砟

厂兴许能发财。他说，交通方便的地方，有

人搞这个就发了财。他的话，让吴金印眼睛

一亮。他沿着这个思路进行调研，最终提出

了“西抓石头”即发展石头经济的思路，使西

边几个村子的群众迅速富裕起来。

“北抓林果”的思路，也是来自一次

走访。

那是1988年秋天，三个月没下雨，唐庄

镇北部的丘陵，庄稼旱得卷了叶。当检查旱

情的吴金印来到侯庄村地界时，突然看见一

片浓郁的绿，走近一看，是一片山楂园，枝繁

叶茂，山楂果红成一片。一个六十来岁的老

农正在侍弄山楂树，吴金印上前搭讪，问他

咋会想到种山楂。老人说，山楂树是铁杆庄

稼，最顶旱。吴金印又问他，山楂园一亩能

收入多少，老人说，弄好了可以收入千把

块。老人还告诉他：“咱这儿的地，种旁的不

中，种果树中。”吴金印不由得眉毛一扬：“这

是个好点子！”

据此，唐庄镇提出了在北部丘陵地区发

展林果业的思路。几年之后，这里建成了万

亩林果基地，搞了个“中国唐庄桃花节”，每

年春天吸引着来自中外的10多万名游客。

承包果园的人家都发了财，有了私家车，住

上了别墅。

在工作中遇到难题，吴金印就会到群众中

去，跟他们商量解决办法。这个法子很灵。

唐庄镇有个山庄村，1997年的时候，村

民提出来想让镇里帮助他们修条水泥路。

吴金印带着几个镇干部住到这个村，跟群众

商量修路的事，最后商量的意见是：修路的经

费主要由镇财政支出，每家每户多少兑一点

钱，村民以出义务工的形式参与修路。绝大

部分村民同意这个方案，并在协议书上签了

字。有两户村民不同意出钱，但同意出工。

有一户村民，既不同意出钱，也不同意出工。

吴金印召开村民大会，就最后一户村民

的态度交给大伙讨论。

群众站出来说话了。这个说：“镇里支

持咱村修路，是给咱们办好事哩，你这个态

度，像啥话？”那个说：“就你能，俺都是傻

子？俺村盛不下恁能的人，你走吧！”还有人

说：“你不出钱、不出力，就没权走新修的路；

要走，走一次掏一次钱！”大家你一言我一

语，把那人说得无地自容。他低下了头，真

诚道歉并履行了义务。结果镇里出钱，村民

出力，把这个村的路修通了。

吴金印经常拿这些事例，跟唐庄镇的干

部讲什么叫“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

说，咱永远不要觉得自己比老百姓高明，不

能到了一个地方就指手画脚瞎指挥。群众

在基层，最能吃透情况，并且整天都在思考

问题，他们的想法往往更切合实际。我们当

干部的，如果放着恁好的老师不去请教，岂

不是傻子？ （下转A0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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